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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深处的蛮荒：日本人的精神

第一节　　没有典籍的信仰：神道

第一章

天皇。一切是非

因为日本民族是信神道的，而神道却不是一种具有超验精

神的宗教，它没有超越于宇宙之外的上帝，能够不带偏颇地评

判世间善恶，相反，却有一个现世的活神

曲直，在他们那里，都转化成了对天皇效忠与否的问题，除了

忠与不忠，没有其他善恶观念。因此，当天皇这个活神号召他

们从事疯狂行为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把侵

略当做神的感召。当军国主义的失败到来的时候，他们就感到

了一种世界末日的恐慌。因此，做出自杀之举也就不奇怪了。

说到底，这是灵魂深处的蛮荒。

神道教（通常简称“神道”）是日本的国教，自洪荒时代发源，

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是日本国民固有的宗教信仰。神道在日本

的各个宗教中影响最大，信徒最广。据日本文化厅的统计，日本

万人信仰神道。余万人口中，有约

神道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体系不同，它没有系

统的教义和经典，它既不是由一个开创者所缔造，也没有一个记载

着教祖言行的中心教典。原始神道是日本国土上自生自发形成的民

族信仰。实际上，原始神道接近于自然神信仰，很大程度上受地缘

和血缘制约，历史上极少有传道布教活动。从这些特征上来看，原

始神道实际上远远算不上成熟的宗教，而是处于文化人类学上所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万物才得以维系，山

一、神道的起源

的“自然宗教”阶段。

开创了明治维新的明治天皇睦仁

明治维新时期，幕府统治

被推翻，天皇走上了日本政治

权力的中心，为了给天皇的统

治抹上神圣色彩，明治天皇通

过一系列“教化”活动，把神

道确立为日本的国教。从此，

这一原本是民间自然神信仰的

原始“宗教”，成了日本人精神

理念的中心内容。在为日本提

供了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同时，

也曾被用于军国主义的扩张煽

动，给东亚各国人民，也包括

日本人民自己带来了深重的历

史灾难。二战后，神道也在日

本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构成了少数极右

势力拒不反悔历史罪行的精神资源之一。

对于这样一个深深嵌入到日本文化和历史最深处，构成日本人

灵魂最深处基础的事物，我们无法简单地去评价其功过，只能把事

实呈现给世人。

史前人类是生活在神话和幻想中的。这一时期，人们认为自然

物和自然现象具有生命、意志、灵性和神奇的力量。崇拜大自然是

因为人们把自然看做是赋予人类以生命的双亲。生命因为有了天地

草木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不可冒犯的神灵。在

人类学上，把这一时期叫做自然崇拜时期。

日本历史上最早有人居住的时期，叫做绳纹时代，由于考古发

现这一时期的陶器上带有绳纹而得名。绳纹时代原始蛮荒，人们的

生存方式是狩猎、捕鱼和采集。这一时期人们的生存来源完全仰仗

大自然，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能冀望于自然物产的增加，因此，人们

就通过对自然实施巫术，祈望物产增加。这是一个盛行巫术的时代。

弥生文化时期。这一时期人

大约相当于中国西汉末年的时候，水稻栽培技术由中国江南传

入日本。日本进入第一个文明时代



伊邪那岐命和伊邪那

二、神道的发展

们逐步定居下来，过上了农

耕生活。在农耕生活中，不

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越发

敬畏自然，从自然的恩惠中

深深感悟出一种超越人力的

不可测知的神意。定居的农

耕生活使人们世世代代住在

同一块土地上，因此祖宗崇

拜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于是神道在这一时期走出巫

术，开始向宗教方向发展。

日 本 的 原 始 神 话 认

为，日本列岛是由一对夫妻

神

神

美命所生。伊邪那岐命是繁

衍诸神的男神，象征着天，

是天父神；伊邪那美命是伊

邪那岐命的妻子，是繁衍诸

神的女神，象征着地，是地

母神。他们不仅生出了日本

列岛，还生出了日、月、风、

海、树等诸神。其中，他们

的长女是太阳神，叫做天照

大神，被认为是天皇的祖先。

需要指出的是，在别的民族

的原始神话中，太阳神一般都是男神，月亮神则是女神。而日本却

是一个特例，其神话中太阳神和月亮神的性别和别的民族是相反的。

神道产生之初，实际是一种相当原始的自然宗教。神道成为成

熟宗教的第一个推动力，是来自中国的佛教。

公元 大化改新。年，日本历史发生了重大的改革运动

大化改新后，日本在政治、文化方面都采取积极模仿中国的政策，

盛行于唐朝的佛教传入日本，并有风靡之势。这时的诸神，竟纷纷

神道传说中生育了日本列岛的夫妻

伊邪那美命（女）和伊邪那歧命（男）



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沦为佛的附庸，成了低佛一等的护法神。公元

有浓烈佛教韵味的神道

世纪，一个带

两部神道诞生了。两部神道把神道和佛

教的教义相结合，认为世界万物的基本要素是由金刚界（智、志、心）

和胎藏界（理、色、地、水、火、风、空）这“两部”组成，形成了“佛

主神从”的宇宙观。

伊势神宫（位于今日

当日本历史进入镰仓幕府时期，建立起一套经济上封建领主庄

园经济为主，政治上武士阶层统治的体制时，神道里也出现了反对

“佛主神从”的声音。以天照大神的主神宫

本三重县伊势市）为中心，提出了以神道为主体，儒、道、佛为从

属的神道理论，这就是“伊势神道”。

，是日本历史上一个到了江户时代的元禄年间（

相对太平的时期，日本文化里也掀起了一场“国学”运动。所谓国

学即通过对日本古典文献的实证性、变换角度的发掘研究，来达到

思想复古的目的。由于复古主义的兴起，在神道里便激荡起一股来

势汹汹的复古浪潮。其目的是要清除融入神道中的儒学和佛教等外

来文化要素，再现日本古神道那种纯粹原生质，即所谓复古神道。

复古神道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在日本的八百万神之中，以天照

大神为核心，作为天照大神子孙的天皇，是世间芸芸众生的核心，

神道存在于天照大神和天皇之中，世人必须对之顶礼膜拜。这种主

张鼓吹了尊皇主义，宣扬了日本中心主义，幻想建立以神道为统治

思想的世界秩序，客观上成为后世侵略扩张的思想源头。

三、神道的国教化

起始于

正是因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才从一个世界体系最边缘的蕞尔小

邦，一跃而为资本主义列强之一。由于在推翻幕府统治的过程中，

复古神道所宣扬的“天皇中心论”抬头，所以在政权归于天皇之后，

神道被异常政治化了。

神道。天皇颁布了诏令，施行

为了消除幕府的政治影响，整合日本民族，天皇惟一可假借的

力量便是全日本一致的意识形态

“祭政一致”，即政教合一。同时复兴了日本古代的神衹官制度，恢

复古代的神衹祭祀仪式，并且把天皇亲自祭拜天神地衹作为基本国

策固定下来。

在复古神道潮流下，明治政府极力宣扬国粹，全国掀起一场“唐



风一洗”歪风，废除了端午、七夕、重阳等带有明显中国风俗色彩

日）、神尝祭（ 月

的传统节日，而增加了一些带有神道色彩的法定节日，如纪元节（

日）、天长节（天皇生日）等等。这些月

节日中除了新年宴会外，其余都是参拜皇祖皇宗和天地神衹的祭祀

日。

为了保持神道思想的“纯净”，明治政府还搞了旨在剔除神道

中佛教思想因素的“神佛分离”运动。僧侣们纷纷被从神社中驱逐

出来，不少僧侣还俗，佛教寺院也遭到极大破坏。

经过这些准备，神道国教化的氛围成熟了。明治四年（

月 日，明治政府向全国神社发布政令，宣布神社是国家的宗祠，

非一人一家所私有，对全国神社进行了一元化改编，正式形成所谓

“国家神道”。神道至此被正式国教化了。

国家神道具有至高权威，从国家神道中派生出来的教派神道，

以及佛教和基督教，被宣布为国家神道的附庸。祭祀天照大神的伊

势神宫被作为所有神社的本宗，地位至高无上。

年建造的靖国神社。

在国家神道体制下，神道失去了作为精神信仰的本性，完全沦

为天皇神权统治的工具，为军国主义的膨胀奠定了思想基础。出于

政治目的，明治政府在日本，甚至海外，新建了大量神社。其中包

括

靖国神社主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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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更名靖国神社，专门祭祀对“皇国”有功的

靖国神

社最初是用

来祭祀倒幕

运动“戊辰

战争”

中，为天皇而

阵亡的

名将士而建，

初名“东

魂社”。创

建伊始，天

靖国神社门前的守护神 皇便赐予一

万石稻谷的

领地作为祭祀费用。其数额之巨，体制之宏，仅次于伊势神宫。明

治十二年（

之阵亡者。目前靖国神社内的“神”们，主要是嘉永六年（

后历次日本内乱、甲午战争、日俄

共约有

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海战中死

于“圣战”的鬼魂，

万人之众！二战中的特等甲级

战犯东条英机等一些战争狂

人也被供奉在这里。靖国神

社利用了日本人的灵魂

观，认为通过祭祀和祈

祷，死人的魂魄便会从

远方漂回故土。以神社

来宣传效忠天皇的封

建观念，把为天皇战

死者奉为“护国神”，

从而荒诞地把天皇绝

对主义和军国主义理

论推向正当化。

二战后，军国主义

的侵略者遭到可耻的失
往日的将军被供奉在神位



四、神道对日本人生活的影响

岁、

败，作为军国主义阴魂和侵略意识根源的国家神道被美国占领军废

除。神道被宣布为普通宗教，不再享有特殊地位。裕仁天皇也发出

了《凡人宣言》，宣布自己是人不是神，而不得不走下神坛。

虽然神道的神圣假面被剥除了，但是神道作为日本人的深层精

神却无法消除，至今仍然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乃至日常生活发挥

着无孔不入的影响。

天、女孩出生后第

神道对日本人生活的影响，不可谓不深。从降生到走向坟墓，

甚至身后，神道的影响和束缚无时不在。只要婴儿呱呱坠地，神道

就已经把他看做神的庇佑对象。男孩出生后第

天，便要由母亲或者祖母按照神道的规矩，把婴儿抱到神社或者

神宫，举行“初拜神宫”仪式，祈求神灵护佑孩子茁壮成长。

孩子 岁、

神道的“七五三节”，也是日本民间的重要风俗。日本风习认为，

岁、 岁、 岁是吉祥年龄，尤其女孩

岁、 岁是最可爱的时候。在吉祥年龄期间，要岁，男孩

岁起开始留长发，并且头上要套上白发，祈愿长命百岁；“穿

举行三种仪式，即“蓄发”、“穿裙”、“解带”。“蓄发”意思是男女

儿童

岁男孩开始穿日式裙子；“解带”是裙”是 岁女童要解去腰间的

岁、

旧腰带，正式扎上和服腰带。这就是传统的“七五三节”习俗。

依照“七五三”节的风俗，每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 岁、

岁的男女儿童便要跟随父母去神社举行仪式。传说旧历十一月十

五日恰值天象上二十八宿中的鬼宿当值，是最高的吉日，这一天举

行仪式，孩子可以得到最多的福泽。

年，当时的皇太子（后

日本的婚礼习俗也充满了神道色彩。日本流行一种“神前结婚”

风俗。这种风俗本来古已有之，但直到

的婚礼采用“神前结婚”。

来的大正天皇）结婚采取“神前结婚”仪式后，这种礼俗才开始风

行全日本。最初这种婚礼要求把伊势神宫的分灵接到东京日比谷大

神宫（今东京大神宫）祭祀，才能举行“神前结婚”仪式。后来只

要设立祭坛迎接神灵，任何婚礼场所都可以举行“神前结婚”。现在

日本约有

神前结婚的程序是，先在祭坛上供奉神酒与神馔，新郎要虔敬

地接受神官“修绂”，而后夫妻向神敬礼，同饮神酒，奏誓词（新郎

朗读誓词，新娘只要奏上自己的名字即可），献玉串，两拜两拍手，

岁、

岁、



江户时代，中国儒学

再拜。接下来全体宾客举杯，共饮神酒，向新人致以祝福。

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眷族灵”信仰。供奉眷族灵

的神社称为稻荷神社。传说眷族灵是稻荷神社中的狐狸或蛇，威力

灵验，而且会时时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对眷族灵不够尊

敬，那么整个家族都会因此遭殃。而如果对眷族灵小心敬畏，则会

深得庇佑，有求必应。由于日本人普遍深信这一虚无飘渺的“神灵”，

所以日本各地都有稻荷神社。就连东京银座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

稻荷神社也要占有一席之地。

“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一句中国老话，如今中国科学修明，人

们已经普遍不再“疑神疑鬼”，“神明”也就退避三舍了。但是这话

用来形容日本人，至今恐怕仍然适用。由于各式各样类似“眷族灵”

这样的“神明”太多，随时都有可能照顾不周，生恐怠慢了哪位而

招致大祸，所以日本人几乎人人佩戴护身符。日本人相信护身符是

“随身携带的神”，护身符在身边，就是神灵在冥冥之中保佑。日本

的护身符类型数不胜数，有挂在汽车中的交通安全护身符，供在家

里的安泰护身符等等。而且人们往往还在就寝之前，把随身携带的

护身符挂在卧室高处，虔诚祈祷一番之后才放心睡去。

日本的人类学家石田一良在《日本文化》一书中评论神道的性

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神道的特性之一就是频繁地改变容貌，犹

如一个不断“变换服装的偶人”。对于神道外观多变的历史来说，这

一评价不可谓不中肯。

原始神道本来是偏居太平洋一隅的蛮荒岛民的自然崇拜，带有

许多“怪力乱神”的原始性质，缺乏成熟宗教的庄严。是传自中国

的佛教的到来，使日本第一次有了一批超越氏族、地域的神，迫使

神道分化重组，迈上了第一个宗教化的台阶。经历了“佛主神从”

之后，禅宗开始在日本流行，神道随即换上了“三教一致”（儒、佛、

神道）的时装。日本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

与日本藩幕体制气味相投，孔孟便在日本大行其道，也成了当时神

道的新装。

后来经过了“国学运动”的复古主义洗礼，神道变得狰狞而张狂，

终于国教化，成了军国主义的帮凶。二战之后，神权政治显得不合

时宜了，神道也随即解衣，披上了欧美式民主自由的外套。

如果一个宗教，或者一个意识形态被作为国教，作为这个国家



第二节 摇摆不定的彼岸：宗教

或者民族的精神象征，那它显然必须承担传承这个民族文化传统的

使命。否则，民族的精神将何所依附？而这种宗教，这种意识形态，

终究也必须有一个核心的内在精神，才能保证民族传统的稳定延续。

与西方的基督教、中国的儒家传统相比，日本的神道有一个先天的

不足：没有经典。没有经典的宗教，注定是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内

在价值体系的，这就是何以神道如此形象多变，像个玩偶的原因。

这样的“信仰”，终究也只能是无所附丽的“空心”信仰。一个没有

灵魂的民族，必定在本质上是生活在精神的蛮荒之中的。

社会学上认为，宗教与国家的分离，是社会从“前现代”进入

到“现代”的最重要步骤之一。宗教涉及的是人们的精神领域，是

指向彼岸的，是反功利的；而政治涉及的是世俗事务，是指向现世的，

是协调利益纠纷的。只有两种取向相反的权威截然分开，各行其是，

“现代化”才是有可能生长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权是政教合一的，

那显然，这个政府的力量相对于社会就过于庞大了，除了政府的力

量恶性膨胀之外，其他任何民间的力量都难以生长。“现代化”的种

子无法在这样的条件下自发地萌芽。如果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是受

到了外来力量冲击，被迫地现代化，那么，政教合一的体制一定会

使这个“现代化”了的社会变成一个怪胎。

一般来说，即使在前现代社会，宗教也会因其对彼岸的追求精

神，成为一种不同于世俗政权的力量，可以对政治权力具有一定的

制衡作用。而参与到政治中的宗教，则会由于对世俗利益的介入，

使宗教组织变得世俗化，使宗教精神本身受到玷污。所以，对世俗

事务的介入，一贯都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样成熟宗教的主

流派别一致摒弃的倾向。这也是何以三大宗教的魅力经久不衰的原

因。

然而，在日本这样一个带有原始气息的神道居于主导地位的社

会里，真正具有超脱意识的宗教精神无法不受到浸染，在彼岸和世

俗之间摇摆不定，从而变得畸形起来。

除了神道之外，日本还有从海外传入的多种宗教。不过对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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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极盛，天皇也加入到了信徒的队

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只有佛教。

一、佛教在日本的兴起

余年的历史。一般以日本钦明天皇佛教传入日本，已有

十三年（

为佛教传日之始。一说是继体天皇十六年（

）百济的圣明王进献佛像、经论、幡盖和上表马信佛法，

，南梁司马达等来到

大和，建立草堂，安置佛像礼拜，为日本知有佛教之始。不过，当

时世人不知佛像为何物，视为异域之神未加崇奉。

公元

，大量济大寺召集僧尼，颁布

年，日本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大化改新，模仿中国唐代

文物制度，进行了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

权制度，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由于促进这个革新运动的中心人物，

如被任命为国博士的高向玄理、僧旻等，都是入唐留学僧人，故使

佛教进入一个新时期。大化元年（

了兴隆佛教的诏书，首次任命十师，并设置法头检查全国各寺僧尼，

对于僧尼脱籍的寺院，都施给土地，天皇还资助建造寺院。

奈良时代（

伍当中。当时日本佛教出现了号称“奈良六宗”的六个主要佛教流

派，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国传入的，有三论宗、法相宗、俱舍学派、

成实学派、华严宗和律宗，故称奈良六宗。

）赴日，把三论传

三论宗以高丽僧慧灌为初祖。慧灌曾入唐从

三论，推古天皇三十三年（

灌门下，人材颇多，福亮为其高足。其弟子智藏

建于公元

高

世纪初的奈良兴福寺，见证了日本佛教的极盛时代。兴福寺的五重塔

米，至今仍是日本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嘉祥 吉藏学

入日 本 。慧

入唐 后回国



年苦心精进，始到达日本，而荣睿则次航行失败，经过

进行讲学，为三论宗第二传。智藏弟子道慈亦入唐，广学经典，回

国后传三论为学，为三论宗的第三传。成实学派在中国曾盛极一时，

出了不少学者，但传到日本却未独立成宗，被称为三论宗的附宗。

法相宗是道昭传入日本的。道昭在白雉四年（

唐，受教于玄奘，与窥基同学，在唐

）随遣唐使入

年，回国后住奈良元兴寺，

）寂于元兴寺禅院，并巡历各地，大弘法相唯识。文武天皇四年（

，受任为大僧正，日本大僧正之官自此始。此外还

遗言火葬，为日本实行火葬之始。道昭之后，智通、智达亦入唐，

从玄奘，窥基师徒学法相宗。不久，智凤、智鸾、智雄等，亦依敕

入唐，从智周学唯识教义。以上三传，第一、二传合称为南寺传或

元兴寺传，第三传称为北寺传或兴福寺传。时有行基者，曾受教于

道昭学瑜伽和唯识，足迹遍及全国，广建寺院，架桥修路，周济贫民。

天平十七年（

年，带回大量藏经，被称为法相宗的第有玄昉，也曾入唐学法相

四传。俱舍宗附属于法相宗。

华严宗是因新罗僧审祥在日本开讲《华严经》而成立，故审祥

被奉为华严宗初祖，以请他宣讲《华严经》的良辨僧正为第二祖。

审祥初住大安寺，后任东大寺别当（住持），主持寺务和法务。其弟

子相续，后受持此宗，并以东大寺为华严宗本山。审祥的老师是中

国华严宗的第三祖法藏，所以他的法脉也间接传自中国。

律宗是奈良六宗中最后传入的宗派。开始有兴福寺的荣睿与大

安寺的普照，鉴于日本戒律不兴，入唐求律，并敦请鉴真东渡。鉴

真曾

余人，继于寺内建戒

于途中病故。鉴真到日本后，先在东大寺佛殿前建筑戒坛，为天皇、

皇后和皇太子等授菩萨戒，一时受戒的达

坛院，为随从比丘依受戒羯磨（作法）重受新戒。后在唐招提寺终

其一生。生前由其弟子所塑的遗像至今犹存，为日本的国宝。

此时期的日本佛教除从中国引进外，本身没有创新，但制度逐

渐完备，从僧官的设置、僧位授与、僧侣的品行衣食住所，均有详

细规定。佛教被作为镇劾家的要法，与政治关系密切，僧侣待遇优厚。

寺院都建于城市，被称为“都市佛教”。但僧侣在朝廷的支持下，兼

并土地，秽乱法门，出现了堕落的趋势。

，日本仍不断向唐朝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平安时代（

，最澄

学习进步的工艺、美术和宗教等，通过遣唐使传入中国进步的评论

经。其时日本天台、真言二宗相继创立。唐贞元二十年（



政治

日，美国占领军颁发了月 神

空海奉敕随遣唐使藤原葛野到中国求法。回国后，最澄在比睿山创

立日本天台宗，成为以密的创始人；空海在高野山创立日本真言宗，

后被称为“平安二宗”。最澄、空海之后，密教大盛，主要流行于贵

族之间。

二、日本佛教的“镇护国家”

可以认为，大化改新之后佛教的兴盛，重要原因在于原始部族

神衹崇拜 更普遍制度的解体，结果就需要一种比部族宗教

的宗教，不是崇拜因部族而异的诸神，而是崇拜所有世人共同的神。

普遍的宗教在削弱地方部族势力、巩固中央集权方面可以作为精神

动力，因此，“奈良六宗”和“平安二宗”无一不是受到中央政府的

直接鼓励。这些教派中保佑国家政权的思想也极其明显。具有明显

的“镇护国家”性质。

所谓“镇护国家”，日本学者永田广志在《日本封建制意识形态》

中给出的定义是：在现世利益的前提下，寺院与现存的国家

秩序相结合，并得到其庇护；同时作为交易，切实运用宗教的手段

直接保护国家秩序。所谓运用宗教的手段直接保护国家秩序，意味

着不是用宗教来教化斯民，而是借神的名义使政权神圣化，并为现

存统治秩序的稳定安泰而祈祷。

奈良时代，日本宫廷提倡具有浓厚镇护国家色彩的《仁王经》

和《金光明经》之类，宣扬为现世利益而祈祷，佛教成了纯粹的入

世宗教，在兴盛的同时也丢掉了追求其永恒超越的精髓。

历史上，在镇护国家还是追求宗教自身的精神方面，日本佛教

很骑墙。虽然有镇护国家的一面，但是在幕府政治建立之后，佛寺

又一度成为令统治者头疼的势力。净土宗提出的“王法”思想，是

一种超越现世政治，探索永恒法的努力。这造成了现世政治可能违

背永恒法的逻辑后果，导致净土宗寺院一度成为受到政府迫害的农

民抗议者的藏身之所，从而引发织田信长火攻比叡山、丰臣秀吉毁

灭根来寺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三、当代日本佛教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道指令》，日本开始实行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原由国家颁布的《宗



第三节　　没有原则的效忠：意识

日撤销，同时公布了《宗教法人令》。过教团体法》于同年 月

派，统合为去依据《宗教团体法》，曾把原有的佛教 宗

派。在《宗教法人令》公布后，又各分派独立，成为

宗

个教团。

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隶属和脱离所属的宗派是被允许的，从而使

寺院之间的隶属关系松弛。

人中即有战后新兴宗教有显著发展。据统计，日本大约每

一人参加新兴教团，其中 属于日莲系。主要有：创价学会、立

正佼成会、妙智会、灵友会、佛所护念会、日本山妙法寺大僧伽、

念法真教、孝道教团、解脱地、真如苑等。其中除天台系的念法真

教、孝道教团和真言系的解脱会外，其余创价学会等均属于日莲系。

这些新兴教团，多与政治活动发生联系。

余所，还有许多学会、

新兴教团开始产生于战前，战后依《宗教法人令》而被公认。

传统佛教考虑的主要是生死大事，对于现实总是不很关心，而新兴

教团所关心的不是死后，而是要实现天国于地上，如创价学会就主

张把“真善美”，改为“利善美”，换“真”为“利”，追求地上幸福

的实现。这种思想比较适合时代潮流和日本国内形势，故新兴教团

不断得到发展。到目前为止，佛教仍是日本除神道外的最主要的宗

教，现在日本各地有佛教各宗宗立男女大学

研究团体，专门从事佛教的研究。各宗还派遣传教师到欧美各国建

立别院，进行佛教宣传。

西方的法理学中有一句名言：恶法不是法，是不值得遵守的。

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为构筑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石之一。这句话透露出

一种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善”与“恶”是超验的价值，是独立于“法”

之外而存在的。如果一部法律本身违背了“善”的精神，则不值得

去忠于它。但是在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中，善恶却是和效忠混为一谈

的。日本人没有超验的善恶是非观念，只有一味的愚忠。

愚忠是一种封建意识，与现代社会的精神格格不入，但却深深

融化在日本人武士道精神的血液中。日本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封建割

据的落后社会，人身依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主流。对于依附者来说，



名慰安妇撤离，但她们说：

主人的荣辱高于自己的生命，为了主人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

命。因此除了忠诚，没有别的价值，这就是日本人效忠意识的核心。

武士道精神中的效忠意识非常适合封建领主们的胃口，再加上神道

的渲染，效忠就成了日本人血液中的习性。正如日本学者新渡户稻

造在《武士道》中所说：“哪怕是思想最先进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

的外衣，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武士。”武士道精神中的愚忠意识，把日

本人精神中的善恶观念都给挤没了。

世纪的崛起提供了精神力量的支持，却也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政治虽说是君主立宪，但在精神上日本天

皇仍是至高无上的。对天皇的效忠取代了对大名和领主们的效忠。

这种愚忠一度为日本在

世纪上半叶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种下了祸根。为

世纪这种效忠精神在 年代与“现代”的法西斯主义相结合，

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所说：“据说征

便恶性地膨胀起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一种更加野蛮

的法西斯武士道精神。这种武士道精神浸透了日本人的肉体和灵魂，

使他们充满了强烈的愚忠精神，在战场上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甘

愿充当“肉弹”；他们在被侵略民族面前是杀气腾腾的凶神恶煞和刽

子手，他们像疯子一样驾驶飞机去撞美国飞机和军舰。所有这些现

象体现出的好斗和凶残的精神，就是没有原则的愚忠。正如美国著

名人类学家露丝

集兵一旦接受了军队教育，往往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真正黩武

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

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在日本家庭生

活中，受日本式教养并对‘自身’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

环境，极易变成野蛮，这就使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

年，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岛屿

日本的官兵都是为天皇而战，战争的精神支柱就是日本天皇。

实际上日本天皇还是日本政治的偶像。有历史记载，日本投降之后，

有许多日本青年学生集体在代代木练兵场切腹自杀，以示对天皇的

效忠。也许还有人记得，战争结束近

还发现一位日本士兵仍坚守在岗哨，孤身一人为天皇而战，直到天

皇下了诏书，他才回国。

年春，中国远征军攻打被日军占领的缅甸

二战时存在这样的事实：日本妇女为了向日本帝国主义效劳，

竟甘愿去做慰安妇，为侵略中国的“皇军”服务，“慰安”他们枯燥

的心和枯燥的生活。

公路上的一座大桥，当时守桥日军叫



日中午，月 多名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将辽宁抚

人猛增至

“我们是日本人，是为了效忠国家，慰劳士兵才到前线上来，我们要

和士兵坚持到底。”结果她们全部战死。

再来看另一类日本女人的真实故事：

中国东北。此时，侵华日军中的大孤步兵第

新婚燕尔，正在大阪家中休假度蜜月，眼看又要上前线，他在蜜月

的最后两天终日落落寡欢，突然产生了厌战思想，要不是战争，他

就能与娇妻永远厮守在一起，就不会再有生离与死别。这一切，新

娘千代子都默默地看在眼里。

岁的井上千代子躺

这个看起来娇小柔弱的女人于是悄悄准备着一件惊天动地的

“壮举”。就在井上清一即将出征中国的前夜，

在丈夫身边悄悄地用小刀切开了自己的喉管。由于她不谙此举，这

个残酷的举动持续了很长时间，她始终坚持着一声不吭，直到黎明

前才默默地死去，鲜血浸透了榻榻米。在神龛前，千代子留下了一

封题为“军人妻子之鉴”的长长的遗书。遗书洋洋洒洒上万言，大

意是说她为了大日本帝国圣战的胜利，为了激励丈夫英勇征战，为

了不拖累丈夫以绝其后顾之忧，她只有一死以尽责。

次日清晨，井上清一发现了妻子的仍有余温的尸体，阅毕遗书，

他没掉一滴眼泪，默默地收拾起行装，将妻子的后事托付于家人，

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在大阪港乘上驶往中国的军舰。后来井上

清一果真不负亡妻的遗愿，成为中国战场上最凶残的日军指挥官之

一 。 年

多名男女老少逼赶到平顶山下

挺机关枪对他们进行了疯狂的扫射，被围村民

顺的平顶山村团团包围，把全村

的一块草地上，用

无一生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其罪魁祸首，正是这

个井上清一，他是辽宁抚顺日军守备队的指挥官。

织”

千代子的死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妇女组

“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产生了。千代子也被天皇封为“昭

年内其成员由

和之烈女”。与侵略战争相始终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是产生于

军国主义母体的一个怪物，它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举世罕见的全

国性妇女组织。在战争中，它像病菌一样在日本迅速孳生繁衍，短

短 万人。它为虎作伥，充当法

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帮凶，有效地协助了日本军队实行侵略战争。

如果日本女人不去充当那个受害后作恶的“伥鬼”，日本法西斯之

“虎”也不会有如此大的能量，点燃“一亿颗火球”（一亿日本国民）。

年冬天，日军占领了

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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